
不滅的烙記──張大邦的二二八、白色恐怖記憶（中下）

出獄無家可歸的原因

開釋證明上，住所一欄寫的「臺南市開山路12巷29號」其實是大姐的地址，多虧大

哥專程從臺南來到監獄帶領我回家。對臺北市，我全不熟，車如流水也不知如何過馬路

十字路口，終於到達臺南市民生路4號（是他服務的公司的日式宿舍），在湯德章紀念

公園旁邊不遠處。當我十年前被捕時還住在民生路56號，終戰後家父帶大哥從中國上海

回來，二姐從臺南縣仁德國小老師宿舍搬回到臺南市一棟日產房子，二樓洋房，面對馬

路，做為藥品公會使用，後半棟過中庭為我家住所。當年凡是住日人遺留下來的房子，

依規定必須申報，否則違法。家父當年依法報備有案。鄰居候全成開醫院，窺伺已久，

苦無機會占用，經常有其名叫阿狗的男佣人來騷擾，有一次還無緣無故找人把家父打了

一頓。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侯全成表態投靠當局，還雇用大卡車運補物資給國軍有功，

民間稱呼他為「地下市長」，並仗著臺南市長卓高煊為後盾。當我被捕後，候全成趁機

用一大堆糧食局的麻袋搬入前棟店面，把本來有家父和藥品公會共用的事務所塞滿了。

隔了一段日子後又換成一堆舊桌椅，並阻止使用至二樓的共用樓梯，故不得不在後樓再

造一座。後來索性又把後半棟中庭用紅磚築牆完全封鎖，使我們一家人無法出入，經由

派出所出面，認定妨礙自由才留下一小洞口做為暫時緩衝，爾後勾結委託日產處理委員

會非法片面撤消原租約。一而再、再而三地逼我全家搬離住所，本來原居住人合法有優

先承購權，也被剝奪了。

由於臺南市藥品組合代表人呂室夜在《紀念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名冊》中赫然列

名在內，儘管我被移送到綠島時忽然迎面走過來無機會交談，卻合理懷疑與此屋不無關

係。在此段時間還被密告情治單位：「有叛亂分子住在此屋內」，半夜又來了一批搜捕

人員叫開門，要查戶口。搜光屋內沒有找到人後，一時惱羞成怒，一名魁梧隊員想用拳

頭毆打大哥，被隊長阻止了，還問：「張大邦哪裡去了？」大哥答：「已經被捕，不知

去向。」才悄悄回去。此時，侯全成竟以醫師公會名義承購意圖合併占用。由於一時無

不滅的烙記──
張大邦的二二八、白色恐怖記憶（中下）
文／圖　張大邦

167



第2卷 | 第3期

法解困，不得不搬遷到三分仔，是大哥服務的臺南製麻會社宿舍。後來因年久失修，被

白蟻快吃光成為危險房屋後出售，又搬到民生路4號，於是成為我暫時棲身之所。我在高

雄工作於大榮製鋼公司時，工廠東側有縱貫鐵路經過，北邊是從鼓山二路到華安街通到

林商號合板廠馬路，鐵路交叉口有一個平交道，沒柵欄也沒人看守。有一天在平交道上

發生車禍，正是侯全成的轎車卡在鐵路平交道上突然熄火，以致人車俱毀慘死，成為報

紙上頭條消息。侯全成曾接任臺南光華女中董事長，引進中國紅包文化，公款私用，排

除不願同流合污異己者，並逼走校長及資深教師離職等惡行劣績，破壞教育界校風；內

幕詳述於「林新村著回憶錄，走過一世紀」一書（《政治風波》，頁157-161，高雄：人

生書局），這是不是因果報應天譴現世報不得而知呢！？1侯全成威風不可一世時，在中

華日報頭版有人以大字登報指其父是海賊。隔兩三天後在同一版面回應說「家父之所為

不詳，此事到此為止，不再回應」。這些我被捕後的情形是大哥在最近看到此回憶錄才

告訴我，並說：「你受難十年，我苦難十五年！」家母說阿狗與她同是民族教會信徒，

臨死時將他一生所做惡行向牧師懺悔，求上帝赦免。附記大哥感言：

人の死なんとするやその声悲し、人の死なんとするやその声正し

（人之將死何奈！其聲悲也。人之將死何奈！其聲正也）

回家後依規定須立即到警局等單位辦報到手續，我的開釋證明背面一一記載著到單

位簽到紀錄。從8月16日起一直持續到19日前後四天，每天都到不同單位報到，在不同

單位留有詳細記載，數起來一共六個單位，馬不停蹄沒有間斷，才喘了一口氣，向管區

趕辦管束手續，密密麻麻，歷歷可尋。面對家境突變、世態丕變，恍如隔世，頓時不知

如何是好、前途一片黯淡，獨自走到湯德章紀念公園裡，坐在一張椅子上，腦海一片空

白，不知從何處出發，不禁潸然淚下，呆坐良久。而我大哥正找不到我回去吃午餐，終

於看到我枯坐在當年湯德章被槍殺的樹下不遠處。

另有一件難忘的事，是有一天在臺南街道上，偶然碰到迎面而來的同學陳從（電氣

科，胞弟為大眾電腦公司董事長簡明仁）與我擦肩而過，他不敢停留回頭，突然間喊出

一聲日語：「後面有特務在跟蹤喔！」回想起來，還是有這種富有正義感與人情味的同

1　當年日人遺留下來的工廠公司行號和私人房子，一切財產均歸政府設立的日產處理委員會掌管處理，曾由連震東為主
管，由他經手成為公營事業及黨產。他由一個公務員成為富翁，其子連戰也成為黨主席。這段故事另有專書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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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在。那位同學的父親在日治時代因從事政治活動而不知去向，他告訴我他從母姓，不

與父親姓簡，我想其父是否為簡吉？然而他已去世，無從再確認。這個人畢業後一時和

我同在一間音樂廳共事，他也是彈樂器。那一家「南樂團」在中正路，主持人是音樂界

的名人，也是臺南師範大學的音樂老師——蔡誠弦。

出獄謀生（一）：台糖新營加工廠

我在軍監關了差不多七、八年，一直到1960年才出獄。出去時要宣誓，獄內一切見聞

不可外揚，要你保密，還要找兩個連帶保證人，才肯放人。出獄後要找工作。我被捕之

前，還在臺南市建設局時，認識一個建築師，姓郭，讀臺北工業學校，因為我也讀建築，

就這樣認識了。後來我在軍人監獄和郭振純相遇，他是第一屆臺南市長葉廷珪的選舉幹

事，葉廷珪當選，後來不知何故竟也成為白色恐怖受難人。國民黨的候選人黃業落選，郭

振純就被抓去判無期徒刑。跟郭振純一聊，才知道他的哥哥就是我認識的那位建築師，他

說他哥哥在「台糖新營副產加工廠」當營繕課長，也因為這樣，我出來之後就去找他。他

說：「你好運，剛好有一個人去當兵。你先做臨時的，六個月。」進去沒多久，安全室就

知道了，六個月一到，就叫郭振純的哥哥親自把我帶出去，不然那裡的宿舍非常美，空氣

又好，也有養牛、雞等，還有一些「南農」的學生時常供給蛋和牛奶給我。

另一位張姓府城青年，建築師斯文的外表，溢冒著苦熬十年流放歲月的辛酸氣息，

卻不失為當代臺灣知識分子的凜然氣魄，正在指日等待出獄。鄉音悅耳撥動心弦促使兩

人愈談愈熟，由盛場2談到夕陽映照的運河。「鱔魚麵、土魠魚羹、魚丸湯使人懷念。

判決後也許心定神馳，常常在夢裡垂涎三尺。」張某回憶著。喜愛心理探討的張姓建築

師，為解明此謎，一再回味伊所講的：「美與力合一的象徵，在自然界是調和，在人間

是妥協的藝術。」執著地探索到底，終於究明兩者之共同點是「肯定不同個體的存在」

而求得答案——自主的人格是他與眾不同的特質。3

2　Sacaliba，又名沙卡里巴，府城歷史悠久的飲食市場。

3　郭振純著《耕甘藷園的人》（臺北：玉山社，2008），頁241-242。參見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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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謀生（二）：大榮鐵工廠

六個月後我又沒工作了。記得李天生曾經向監友誇獎：「張某某這個人很可取」。

這風評也是我親耳聽到的，所以我寫信給李天生。他收到信後，就馬上叫我去上班。好

在我遇到這個貴人，不然死在路邊也是有可能的。一個從病房出來的臺中人黃榮雄，他

和曹開同案，跛腳且近視很深的他，出獄後無依無靠，幸好我沒有那樣淒慘。

沒想到在獄中因緣際會認識李天生，接成大出身的營繕主管的缺，我就因此成為

他的得力幹部，在大榮做了差不多二十五年。凡是和大榮有關聯的營繕工作，包括公司

員工勞工宿舍四十九戶住屋興建工程，都由我負責專辦；另外例如海外廠房、臺北分公

司、大榮重工業、朴子化工廠、

高雄新生地的新榮鑄造及大榮重

工工廠及投資印尼、泰國及東南

亞合資公司鐵工廠廠房的出口、

奈及利亞電氣爐廠房、越戰中的

簡易鋼造式營房，岡山大豐液氧

工廠新建工程等，包括配合所有

機械生產設備的土木基礎工程，

全都由我一手經辦。我的單位前

後十幾個助理工程師，以及帶領

一批木工廠工人及流動臨時工人

班。李天生的大榮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收留很多難友，凡是可用的

人才都收進來。一時呈現落難者

如廢物利用回收場樣貌，結果引

起特務機關突擊搜查，所有的帳

簿資料全部搬光光。本來一天有

幾百噸的原料和產品物料進出，

生意無法做、帳也無法記。答應

人家的貨要交也無法如期出貨，

圖1  1970年筆者在大榮鋼鐵自動軋鐵廠鐵架前留影。（張大邦提供）

圖2  1975年筆者在岡山鎮大豐液氧工業公司建廠完成留影。（張大邦提供）

170



不滅的烙記──張大邦的二二八、白色恐怖記憶（中下）

只好暫停營業。這種搜查前後發生兩次，但李天生沒有被嚇到，他對人家說：「這些人

沒地方去，我是替政府在做事情啊，這樣社會才會穩定」。由此可見李天生畢生做人做

事富有愛臺灣的鄉土精神，有公義心，不屈不饒的正義感。發生八七水災後，他以「人

饑己饑、人溺己溺」的胸懷，從低窪處遷村道不怕淹水處重建他的故鄉——天星新村等

一百多戶不勝枚舉的義舉；對公司有貢獻的員工，每人給予一尊關公銅像，勉勵員工做

人要自強不息、秉持正義；對抗日本從事政治社會運動的農民組合的昔日同志們，絕不

做違背良心的供詞，勇敢面對酷刑、這種人格特質的典範，做為他的晚輩的我，知遇之

恩深感有幸矣！

大榮收留的受難者，總共有二十幾個。像劉守鴻，史明著《臺灣人四百年史》記

載，曾是日治時代臺灣共產黨南區負責人。大榮員工也有外省籍的臨時工人，像林光標4 

等就是。褚鴻森5的父親褚火生是老董事大股東，可說和老闆是同輩分的。褚鴻森受難友

詬病的，是愛打小報告給老闆，存心排斥患難之友。至於黃青松6在公司倒閉後患了失智

症；梁良齊7做到天星煤礦廠的總務課長，後來去了香港。還有兩、三個軍監出獄，掌管

出入貨物，員工出入大門的外省人。工廠內關鍵部門，技術人員以外雇用血親人員配置

在重點，監守攸關金錢事務。其他有黨工組織人員分布在工廠內，當然不在話下。可見

其用人、管理經營能力確實非凡。

李天生先生

高雄大榮鐵工廠的老闆李天生，也坐過國民黨的政治牢，他出獄後用了好幾位出獄

的難友，如，涂炳榔、張大邦，褚鴻森、馬再騰、鄭登雲、林淵輝、孫順地，林澄水、

黃青松、張滄漢等人。林嘉明與黃嘉祥、孫進汀也短期間在那裡。李天生的企業不僅在

高雄，南部其他地方、甚至北部都有；臺北有臺北聯絡處（臺北廠），除了難友的張滄

漢在那裡外，張景川也在那裡工作。比一化工廠，有黃振聲與陳耀祖在那裡做事；北部

的天星煤礦，梁良齊在那裡工作。在李天生的企業裡工作的難友人數極多，我們難友在

4　據張大邦提供的員工名單，是福建海軍案。

5　董事兼工務課長，雄中畢業，他在軍監裡非常會挑撥，等大家猛衝時，他再退居其後。

6　黃青松，嘉義人，因「臺灣省工委會臺大法學院支部葉城松等案」，被判刑五年。

7　天星煤礦總務課長，泰北中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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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上受其很大幫助。因為在那裡工作的難友人數太多，常引起當局的側目，當局常告

訴李天生，不要再增加所用人數，並做過幾次的突擊檢查；後來李天生就不敢再增加任

用難友人數；美中不足的是，其中有一位難友，因其父親是大榮的股東，他卻很喜歡向

李天生讒言，而引起別人的困擾與埋怨。

李天生經營能力強、很會

用人，具有社會主義思想，極

關心出獄後難友的就業。在臺灣

中南部受惠於他的難友非常多，

無人出其右。前後在其企業用過

的難友有：劉守鴻（運輸課長，

詳參見史明著《臺灣人四百年

史》）、張英南（附註，張行之

子，（新榮鑄造公司總經理）、

黃青松（財務處長、臺大）、

張滄漢（臺北聯絡處(臺北廠)臺

大）、陳耀祖（比一化工廠廠

長，臺大）、張景川（臺北聯絡

處(臺北廠)臺大）、涂炳榔（業務課及總務課長，師大）、張大邦（大榮有關企業營建

工程及大榮高工興建工程營繕課長兼大榮高工建築製圖教員，南工）、林澄水（大榮煉

鋼課副課長，雄工）、林淵輝（品管化驗課長、雄工）、褚鴻森（董事兼工務課長，雄

中）、馬再騰（化驗課長，嘉工）、褚阮進（副料課長）孫順地（新營鑄造工廠會計，

雄中）、黃振聲（比一化工廠，會計主任）。鄭登雲（煉鋼工場工員）、林嘉明（煉鋼

工場臨時工，成大附工）、黃嘉祥（煉鋼工廠臨時工，南師），孫進丁（煉鋼工廠臨

時工，臺大），梁良齊（天星煤礦，總務課長，泰中），林光標（臨時工，福建海軍

案）、張坤燦（名古屋航空學校、大榮高工實習主任兼就業輔導主任，二次大戰後，第

一架私人飛機降落臺中水湳機場，後任臺灣松山機場的場長，後來被捕，刑期十年）。8 

8　參看《我的風霜歲月：巫永福回憶錄》，頁124-125、陳英泰先生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
vingtaichen《回憶，見證白色恐怖》等著作，及《天星回憶錄》李天生口述，黃志明編著等書。

圖3  1966年6月30日，狄克遜艦長上校（右）贈書大榮工業職業學校校
長李天生先生（左）。
資 料 來 源 ： 高 雄 市 歷 史 博 物 館 「 典 藏 文 物 」 館 藏 （ 登 錄 號 ：
KH2002.007.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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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從「有路無厝」到「借錢買厝」

我出獄後老闆曾幫我做媒，特意帶我去臺北。臺北女孩子很摩登，我這個南部人

看到臺北的漂亮小姐心想：「老闆在和我開玩笑吧？」以前的同班同學看到我時會把臉

轉過去，眼色也很不自然，有的還不正眼瞧你，我這個人怎麼能成家過活？女孩子看你

是個特殊人物，既沒有家也沒有經濟基礎，連自己三餐都顧不來，哪還會想結婚成家？

但當時幾乎沒有自助餐之類的餐飲，也沒有洗衣店，不成家根本就沒辦法工作生活。因

此我的婚姻也是受難的連續曲，無路可走，境遇所迫不得不成家的無奈，沒有所謂的戀

愛或不戀愛可言。我在大榮工作時，有一次我回到臺南遇到學長，他小時候曾是我的鄰

居，被捕前我在營造廠時曾請他來工地幫忙。他問我：「你有女朋友嗎？」我說：「沒

有。」原來他有一個表妹還沒嫁，原本不打算結婚，但學長的太太勸她，還是嫁人比較

好。當時我心想，有人要嫁我就好了，就在學長家見面，她頭低低的坐著，聊一聊就OK

了。她不知道我是個政治犯，心想是表哥介紹又是同校學弟。於是她嫁了一個丈夫，我

娶了一個老婆。婚後，我們生了兩個男孩。但是我婚前的案情，太太和小孩都不知道。

派出所每個月查戶口的事我也都不講原由，一直到宣布解除戒嚴時，我還半信半疑。一

生帶著這種不幸的陰影過生活，內心懷有恐懼、生活心態不平靜，但為保護妻小，只求

不要有意外的事情發生。

張妻：「我比較簡單啦。那時我年紀不小了，結婚主要是找一個老伴。我

想既然他是表哥介紹的，說是他的朋友，可能沒問題啦，也不知道他是從『那

裡』回來的，完全都不知道。」

結婚前我先講明：「妳要幫忙賺錢。因為我沒錢沒勢，進沒步、退沒路、身外無一

物，社會也不會用正常的眼光看待我。」結婚後，她由嘉南水利會轉到大榮高工上班，

那時學校剛設立，老闆的大女兒做會計，她做出納。後來老闆蓋一間五樓大廈，是他出

獄後就開始建造的。當時鹽埕區還有很多矮房子，從壽山往下看，看到那間聳立的五樓

房子，是這一帶最高的樓房。我住在三樓，那是給高級幹部住的：如財務處長、9總務課

9　會計主任黃青松失智十多年，人目前還在世，畢業於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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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10煉鋼課副課長11等，還有一些成大的人都

是李天生的心腹幹部，和老闆住在一起。到待

二十多年後，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將來，如果

有一日你沒房子、沒工作怎麼辦？」這時我才自

覺到要想辦法買一間房子，於是向信用合作社分

期付款買房子，就是現在這間房子。果然到了第

二年，李天生的兒子留學回來宣布說：「這裡不

讓你們住了，我租人家比較划算。」大家就都被

他趕出來。好在我前一年就借錢著手買房子。其

他幹部措手不及，霎時就落得很狼狽。畢竟父

子成長跨越不同時代，受的教育與人生觀皆不

同，因此經營理念截然不同，但當年卻沒察覺到

這點。

退休：大榮倒閉始末

我在大榮一直做到56歲（1984），做到公司倒閉不得不離開，另找工作。公司怎麼

會倒閉呢？是因為大老婆、小老婆分產不均、引起糾紛的緣故；公司因營運需要資金周

轉，將大部分的不動產、包括臨海工業區新生地房產占地約一萬八千坪、大華合板廠房

等借貸都拿到華南銀行抵押。結果他的子女們爭奪財產，就突然宣告周轉不靈倒閉。話

說李天生出身在窮困家庭，他的婚姻聽說是招贅的，兄弟從小就失散各地；起先，他做

陶瓷生意賺了錢後，又去中國做生意，請個上海的幫傭煮飯，後來就帶回臺灣。沒想到

娶回來卻演變成二房「南國」（高雄）和大房「北國」（臺北）兩家之爭。大榮鋼鐵當

時的企業很大，除了臺北廠、天星煤礦、高雄三家工廠和朴子化工廠，東南亞也有分公

司再加上大榮高工，事業規模龐大，因此兩家不免有糾紛。本來她們互相背書，後來互

相不信任，感情也不太融洽，導致公司突然倒閉。（古諺：「家和萬事興」──臺灣鄭

10　涂炳榔同時擔任業務課及總務課長。

11　煉鋼課副課長為林澄水，雄工畢業。

圖4  筆者結婚照。（張大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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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王朝至其二代鄭經，也有嫡庶內部衝突而崩塌，然而臺灣外來移民社會多元族群文

化間更多矛盾！追根究底，人被「權」、「錢」拖磨，「權錢」是真相的一體兩面。只

有「公義」能超越它，然而何謂公義？口是心非的中國威權文化防線守得住嗎？政治與

「金權」遊戲有何不同！？這是題外話。）

起初臺北廠是建在沒有都市計畫的河畔土地上，後來被規劃為都市計畫堤防外，

因此借款比較困難。後來互相擔保又出了問題，資金周轉不靈就跳票，公司突然喊倒就

倒，究竟原因是什麼也不清楚。不少員工將錢存放在公司裡生息（有的還寄存幾百萬

元），最後都不了了之，連員工的遣散費也付不出來。很多被犧牲的員工曾一心以公司

為家，公司倒了之後，員工心有不甘，將整個公司占據，輪流看管，等到善後處理好才

肯離開。李天生有先見之明，知道事業總是有興有衰，早早就籌設財團法人──大榮高

工12，買地、開路、校舍興建工程、實習工廠、教職員宿舍、學生宿舍，公司幾十年來不

間斷的擴建工程、以及東南亞華僑合資公司廠房等都由我一手主辦（曾經雇用助理達十

多名外，建築申請則請蔡石根建築事務所代辦）。離職後留了一本每年我主辦的營建工

程紀錄及工程相片為紀念。當時分配的股票有2,814股59張，成為紙上股東如浮雲來去無

蹤，至今仍留存著，捨不得丟掉。畢竟是我年輕時

學會的經驗，有機會發揮值得留念的東西，也是被

抹煞的青春年華所留下的美好足跡，當年也曾受聘

在大榮高工當建築製圖第二屆學生的老師。他說：

「事業會倒，我這個財團法人不是以營利為目的，

這個不會倒」。本來建校宗旨為培育工業技術人才

的教育事業，大榮倒了後，一手建立起來的事業不

幸化為烏有。意想不到，大榮高工後來竟成為李家

子弟接代的另一個立足之地。

從茂榮鐵工廠起家演變到大榮公司被沒收、拍

賣的命運，員工們為了避免被拍賣後、失去生活依

12　根據〈大榮高工校史〉，網站：http://www.dystcs.kh.edu.tw/po.htm。1959年10月成立大榮製鋼股份有限公司附
設「臺灣省高雄市天星工業職業學校」籌備委員會，1964年更改創校校名為「臺灣省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李天生為首任校長，1982年從大榮高工董事長之職退休，1984年4月20日去世，享年79歲。

圖5  筆者任大榮高工建築製圖科第二屆老師。
（張大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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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後來由他的家屬和老員工共同籌資，將鐵工廠再買回來。公司尊重李天生被捕之前

本來的地位和經營能力，再請他當董事長。後來曾經有人勸他將公司改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但他回來後的股東結構已和之前大有不同，實際上的經營權由他一個人來掌控。

因為他還有從監獄帶來的一批人才配置在重要崗位上，他另有考量，所以沒有成為公開

上市公司；本來在南臺灣，除了唐榮公司以外，還有大榮公司是倂肩競爭的兩大鋼鐵公

司，光是高雄本公司規模曾雇用工人達兩千多名，後來只剩下公營的唐榮一家，而大榮

就這樣頓然消失，員工更不知究竟流落何處去了；李天生因資匪案被沒收全部財產，後

來成立補償基金會時應可以申領被沒收財產，然因家族無法協調代表具狀依法取得補

償，令人感到惋惜。

我在大榮時，特務繼續來刁難。那時我住在給六、七位主要幹部住的五層大樓。有

一日，從壽山的要塞司令部來了一個少將，給我一張名片，前後找我兩次，叫我寫「報

告」。有什麼「報告」好寫的？我工作忙碌一直不理睬，經過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某

圖6  大榮高工第三屆校慶，建築製圖科二年級模範作品。（張大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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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三更半夜，有三個身材魁梧的特務來敲門，撞到門快壞掉我才從睡夢中驚醒前去開門，

門一開，手電筒就直接照射眼睛，讓我無法睜開眼睛站著，接著每一間房間都搜，抽屜都

翻開，查無所獲悄悄出去，很恐怖！幸好他們那晚來搜查，沒有搜到東西，所以我沒被傳

訊，因為陳明忠案13當時又搜查逮捕很多人，過沒多久就傳出一些難友二度進宮的消息，

凡有被查到寫的東西、有書籍的都難逃一劫。因為陳明忠案抓了一批人，公司也有好幾個

被傳訊，包括當時擔任「大榮製鋼股份有限公司」品管課長、雄工畢業的林淵輝，因為陳

明忠案被判刑七年；被傳訊的除了涂炳榔，鄭登雲甚至還被傳去臺北問話，或許因為大榮

製鋼公司對特務來說是「大窟」，包括日治時代共產黨的主席，裡面有二十多個政治犯，

才會來這邊搜查問話，廠內也有國民黨做眼線。而且騷擾還沒結束。前大榮高工的軍事教

官當工廠的安全室主任，他的桌子故意排在我的正對面，每天對我說「反共抗俄」，這套

八股我在火燒島被灌輸不少，聽得很不耐煩，也不想再聽，我就講佛經給他聽。當時我把

佛光山星雲法師在高雄市普賢寺說禪宗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的內容，空有一如的空理給他

聽，他變成聽我的，最後也沒辦法逼我走。他擅長毛筆字，因此後來還替我寫「萬花叢裡

過，片葉不沾身」一張字帖給我做紀念，至今還壓在我桌上。

他來騷擾是因為李天生年紀大了，打算退居幕後，準備退休交棒給他留美回國的

兒子，故必須調整人事。我們這些老幹部一、二十人，算是他的長輩，跟老闆的關係匪

淺，李天生的兒子嫌我們礙手礙腳，要換一批自已的人，所以叫安全室主任用騷擾的方

式逼走我們。公司要倒之前，李天生的兒子叫人事室出面，說要找我談條件，我說不用

講了，我想說這個工作頂多領勞保給付，你把我斷了至少要依法給個遣散費和勞保給付

才合理，他不給我，一時我也無處就業，我又不願無條件離開。同事凃炳榔也被他遣

散，因為他父親是醫生、同鄉望族，所以對凃炳榔特意安排到東南亞旅遊一趟，算是特

例；在工廠還沒宣布倒閉前，就一直把員工的薪水逐步減少，希望工人自行離開，又可

以在將來節省遣散費用。有些公司的工人都待了四、五十年，從小就在這裡工作，他們

不肯離開，廠方也拿他們沒辦法。當時已有勞基法，站在資方的立場卻不依法處理，連

身為高雄市長的許水德也躲避處理，反而將員工代表趕入地下室，樓梯出口有警員把

守，擺出十足威脅姿態。後來，我們工會的員工一致團結，繼續不斷據理力爭，占據全

13　陳明忠案發生於1976年。

177



第2卷 | 第3期

部工廠及辦公廳不走，一心想抓住一支稻草，也好做為暫時浮生喘息之用。

工會代表再次去高雄市政府陳情，那時的市長已經換成蘇南成，他比較積極親自出

面處理，開協調會議。後來公司終被法院拍賣，由幸福水泥公司以低廉的價格得標，由蘇

南成出面和得標人幸福水泥公司協調說：「這些員工很可憐，你們多少也給點意思，要不

然公司被員工霸占無法點交資產，也不是辦法」。他說：「這不是我的事情，但我幫你們

協商，看看會不會好一些」。幸福水泥公司不得不拿出一筆資遣費來處理善後；由此事件

可以看到國民黨政府處理勞工問題的作風，誰是真為人民服務，前後因人而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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